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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的形成與輿論話語的掌握

●  蕭亮中

每一個擺脫了簡單社區的個體都

或多或少感覺到歧視的存在，而這僅

僅是歧視的一個特例而已。一般的情

況是，當個體與周圍群體具有某些不

同特質點的時候，不管在生理抑或文

化上，他都能感覺到他人的壓力，且

不論這是善意還是惡意。如果我們姑

且不論這種大的歧視概念，那麼凡是

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抱有共同的具

有從眾傾向的態度和看法的時候，歧

視就已經不知不覺來到強勢和弱勢群

體的對話之中。

歧視作為各種群體之間的「對話」

延續了整個歷史。它是一種群體的意

向，並通過各種話語從個體到個體輸

達以至形成一股不可逆的輿論。這種

輿論性的話語往往是群體對群體根深

柢固的看法，任何的行政措施都不可

能輕易改變其強勢的不可逆性，單薄

的反向話語也無法阻擋其流向。對他

群體抱有歧視意向的群體往往會有意

無意控制這種輿論，也就是掌握了歧

視的話語，在互相對話中擁有了「歧視

權」。

浮在社會表面的歧視作為存在使

人已經默認了它的正確性。在此基礎

上人們習慣於關注兩個群體之間的差

異。經濟強弱、風俗差異等表面性外

在符號往往就成為人們考察的對象，

而差異原因的溯源又毫無例外順推到

弱肉強食的前工業甚至蒙昧時代。這

種方向的考察只能接觸到表象的東

西；有時還會引發各群體、族群對於

歷史、地理等表面因素具體描述的無

休止爭議。許多永遠沒有定論的公案

（例如中國歷史各個朝代的締造民族、

中央和邊疆的關係、國界的伸縮變化

等等）使弱勢群體的呼聲越來越高，一

些政策性的「照顧」也把「民族平等」、

「半邊天」等不容質疑的符號式語言作

為官方的定調，於是，弱勢族群心理

的「脆弱」和反彈使表面的平等流行於

政府文本和官方話語。這時的歧視變

成地下潛流壓抑在非正式民間交流渠

道。社會動蕩和政府更替很容易使它

「浮上海面」，並且會以非常規形式破

壞原有的社會結構，那時就不僅僅是

歧視的問題了。

社會群體之間的歧視現象龐雜多

樣，但大多仍是在族群、地域、性

別、職業等方面外現。下面僅就其中

之一二研究歧視與輿論的關係，也可

以藉此看出彼此對話中輿論怎樣操縱

歧視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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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觀察一下族群之間的對話。

理智的人類學家都承認「族群」在很多

方面比「民族」更有其合理和靈活性，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族群」的很多表現

形式在國內都是以官方的「民族」外貌

出現。不管前�的人類學家如何漠視

其機械性，但它在國內畢竟已經影響

到民眾的心智，所以這�的論述仍然

是關注現實存在的「漢族」和「少數民

族」。溯本追源，兩者之分與春秋之初

「華夏」、「夷狄」二元結構有�血統上

的聯繫，只是後來被人為加上尊卑概

念。因為這部歷史是漢文文本，過多

地注入了漢人的思維判斷，注入了

「正統」的文化符號。整部歷史留給

少數民族的角色幾乎都是朝貢、歸

化；至於眾多的文人隨筆、民俗志，

一涉及邊緣和蠻夷，強勢的單維思維

使描述筆觸總是落在野蠻、落後這些

字眼上。在文化權勢的壓力下，少數

民族知識份子要進入主流社會，首先

要學習這些文本，這也就被動主動地

複製了主流社會的符號和表達。文化

灌注過程也讓其個體成了「準漢人」，

幾乎全盤接受了浮在主流社會的輿

論。這時，本土精英們除了對整體輿

論進行一些修剪，幾乎不可能有自己

的表達，也恰恰是經過他們的修剪，

主流輿論更順暢地通過異文化節點的

抵擋，開始肆無忌憚浸漫，甚至包括

進入到弱勢族群社會個體的心智深

處。

從歷史上看，早期的「中國」並不

像後來一樣成為一個政治實體，邊界

可伸可縮。西周晚期楚國逐漸興起，

但楚王熊渠仍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諡」1，遂「越僭」稱王，顯然此時

對話上還大致平等。到南北朝，北魏

的鮮卑人強硬認為自己才是正統，反

過來罵南朝漢人「南偽」、「島夷」。及

至清代，大規模政權壓制也變不了自

己的「夷狄」身份，雍正帝甚至親自撰

寫《大義覺迷錄》，力圖說明滿人雖然

屬於夷人，但這只是籍貫而已，難道

漢人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自可享有名

分，而外族君主勵精圖治卻得不到褒

揚嗎？雍正一番話帶有明顯的委屈情

緒，但這種反彈對整體輿論無補，這

表明有時候即便政權施壓糾正輿論也

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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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夷狄」變成「少數民族」最早是

在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制訂

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2，以後則貫穿於中國共產黨的政

治思想之中。1949年解放後，「少數民

族」正式成為官方話語，變成婦孺皆知

的高頻名詞，但歷史的慣性仍然使人們

保持原有思維，名稱變了，可「夷狄」

的通識仍然存在。政府貫徹平等理念

也算不遺餘力，但指導思想基礎仍然

是梯級進化論，過多的「幫助」和「照顧」

也多少會帶有一點「積極的歧視」，有

時甚至要弱勢群體認知感激來作話語

交換。於是，政策文本上過多的概念操

作和藉此導出的具體執行過程，也逐

漸使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事實上被劃為

兩元，從而漠視了各族群之間的差異

和「漢人」更多只是文化符號上的聯繫。

如果地方族群的精英沒有接受文化相

對的謹慎和敏感（相對弱勢族群是自信

和表達），而仍然按進化梯級來審視自

身文化，那麼他個人在對話中的作用只

會越發攤開主流輿論的表面。不過，

現在亦有一些少數民族精英份子將文

化相對理念操作得很成功，局部地區

甚至有些反彈。在雲南、西藏這樣的

地方，「族群的表達」在傳媒、影像�

甚至成為一種時尚。如果說，「他在旅

社的牆壁上／用哈尼文寫下的詩歌／

沒有一個人能夠看懂」3這樣的詩句還

多少帶有無奈的愁緒，那麼今天雲南

寧蒗瀘沽湖的摩梭人則會自豪地告訴

你：是的，我們走婚，我們有阿注4，

但我們從不遺棄老人，家�也不會爭

吵（據筆者田野調查）。確實，如果我

們拿摩梭社區和城市某些層面事實上

的群婚作比較，就不得不對那一塊「女

兒國」寄予更多目光。當然，如果將相

對理念強調到極至也會帶來對外來文

化無緣、盲目的排斥、抗拒，但是為

糾正輿論計，現階段我們的傳媒倒不

需要總是指責弱勢群體的矯枉過正。

事實上，如果中國的人類學漠視「少數

民族」的現實存在，就會背離它幫助弱

勢群體的初衷，變成學院沙龍式的學

科，也根本脫離了它的田野傳統。

下面，我們再探討一下職業歧視

的情況。無庸諱言，職業歧視在諸多

歧視事項中最簡單也最複雜，它有別

於其他歧視事項的流向單一和對話固

定，表現出多元易變的特點。大多數

時候，職業歧視的表現力相對弱，並

根據地域、族群和時間的不同存在各

種表現形式，但細心疏理也不難發現

它的演進和態勢，例如其中之一就是

重農抑商傳統的徹底易位。這主要濫

觴於大環境近代工業文明刺激，但不

能忽視輿論介入其中的誘因。一方面

是市場化以來處於前沿的商業慣於和

喜新厭舊的傳媒聯姻；另外還要中肯

地看到商業在爭取輿論方面有意或無

意的努力。商業通過唯利至上的市場

迅猛發展，蕩滌�傳統的重農抑商思

想。80年代一度在社會表層盛行「讀書

無用」的說法，這除了說明商業在市場

化初期急功近利的現身說法，我們還

可以看到輿論在這個階段的重要作

用。商業爭取輿論而與喜新厭舊的傳

媒聯姻；傳媒則在計劃體制崩潰的前

夜牢牢抓住商業，從而切合市場化初

期民眾擺脫政治窒息追逐自身利益的

心理獲得了生路。進而，商業還更好

地抓住輿論脈絡使之向自己設想的流

向蔓延，以致於一段時間內傳媒甚至

充滿對商界的阿諛之詞。「教授賣餡

餅」、「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

準備」等等巷井俚語隨時掛在民眾口

頭，掀起了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經

商狂潮。加之市場化初期體制不健全

也使經商者很容易擺脫尷尬境地，並

獲得物質等諸方面的提昇。這些客觀

上也起到現身說法、推波助瀾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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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舉個簡單的例子，連各種影視、

文學作品也將商界描述成一個伊甸

園、掘金窟，走投無路的主人公最後

往往瀟灑地揮揮手，掏盡兜�的錢買

一張飛機票決然南下5。

在輿論的無意識整體操作下，市

場化初期的民眾普遍充滿了對商業的

崇尚，這與傳統中國社會官本位、重農

抑商的思想徹底反徑。當然，在市場

化前沿的沿海地區，這種歧視就更明

顯。粵人教育兒童竟說「不聽話，讓你

去當幹部」。80年代以來，計劃式微，

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帝國邊緣的粵、閩

諸省已經不屑政治中心的權威，務實

的商業人開始在輿論上有了一些衝動

和表現，商業的南方開始歧視政治的

北方。連政治中心的北京，90年代初期

也開始有了粵語學習班，唯一的目的

就是廣告上說的「為方便與粵籍人士交

往」。然而，像中國這樣政治性較強的

國家，偏離中心的集團要掌握歧視權

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要發現態勢錯位，

政府往往可以用各種方式「糾正」它不

需要的輿論。當然，政府也清楚協調

這種關係最好的辦法仍然是大力挺進

市場化，水面上的平衡完全可以掩蓋

底面的衝突。不過，這種方法仍然只是

應急性的，過於強調商業的表面也容

易在政治上造成對其他職業的歧視，

事實上，任何一種職業的蜂擁或門可

羅雀都不是明智政府所採取的方略。

從上面的歧視事項分析中我們可

以看到輿論在歧視形成中所起的平台

作用。一般來說，很少有人注意到族

群、集團操作傳媒、掌握輿論這個事

實，他們更多關注結構的表面。文中

我試圖用關聯的方法闡述歧視和輿論

的關係，說明這兩者之間隱藏的一些

事實。歧視存在於我們生活的表面和

社會結構的深層次，每時每刻都影響

�人們的心智。理智的人們習慣於談

論和想像它的後果，但囿於其隱藏的

特質和特有的敏感，並沒有去挖掘其

根本性的動因。現在，輿論因傳媒在

掌握者和生存空間限制方面的缺陷，

已經引出了在對具體對象上的偏差，

就算我們不遺餘力去規範輿論和傳媒

的導向，事實也成了四處堵截源源不

斷的歧視表現，並且到處存在的漏洞

會讓我們防不勝防、疲於奔命。這種

情況下，可以把文化相對理念介入不

同族群、集團之間的對話，以期清洗

輿論話語，防微杜漸，未雨綢繆。當

然，這就牽扯到人類學家的角色問題

了，如果只是一兩次「鬼子進村」式的

進入，那是無論如何也扮演不好對話

媒介這個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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